第三章 五乘共法-3

克己以利他，堅忍持淨戒。

福行之二，為「持戒」。

「克己以利他」：持戒當然能利他，但未必持戒者皆是從「利他」的動機而持戒的。如修解道者之持戒。

故我認為：持戒主要為「合法」，依法以制律。以合法故，才能解脫；以合法故，才能真利他也。

克己，克制自己的私欲，克制向有的習氣。

「堅忍持淨戒」：眾生未學佛．未明法前，所思．所為多不與法相應，且形成強大的驅策力。今要持戒，就必需有堅毅無比的決心，安忍不動的定力，才能保持戒行的清淨。

然從因緣的觀點來看，我不認為：只要一犯，就全失敗了。犯有犯的罪過，持有持的福德。犯一次和犯十次，罪過亦不同。犯後再懺悔和不懺悔，也不同也。

問曰：有人謂「寧持戒而死，不毀戒而生」，你認同嗎？

答云：戒有重戒，不可悔者。有輕戒，而可懺悔的。故不能一概而論。

以己度他情，莫殺莫行杖，勿盜勿邪淫，勿作虛誑語，飲酒敗眾德，佛子應受持。

「以己度他情」：前已謂「順人情之所好」而為善。然而順者，當順對方之情，而非順我之情。於是用「以己度他情」的方式去忖度，雖大部分情況是共通的；然未免有些情況還不夠精準。

尤其在此多元化的時代裡，再用「推己及人」的思考力式，卻未必合宜。

「莫殺莫行杖」：這即是「不殺生」戒。主要是不殺人，也不殺害一切有情眾生。

不可悔者：1.知是人，2.起殺心，3.用手段，4.成死果。

非人，或誤殺，及未死，便非不可悔罪。

「勿盜勿邪淫」：盜偷，在律典上亦稱為「不與取」，即未得當事人的同意，即私取也。

一般人較容易犯的是：假公濟私．逃漏稅。

邪淫：就傳統的看法，夫妻以外的性行為，便是邪淫。然時到今日，正式結婚的比率乃愈來愈低；未婚同居的比率，卻愈來愈高。所以今日對邪淫的定義，應作彈性的調整。

以我的看法：婚姻的制約跟兒女的撫養，是一體相關的。所以若欲生兒育女，便得名正言順。至於其它的，在未來的世界裡，會有更大的調整空間。

「勿作虛誑語」：虛誑語，就是常謂的「謊話」。

為維護自己的利益，而說謊讓他人受害。這是較嚴重的「妄語罪」。

因無知而妄說，也讓他人受害。便是次嚴重的「妄語罪」。

有時乃為保護他人而說「善意的謊言」，乃是更輕微的「妄語罪」。

事實上，只有「未證謂證，未悟言悟」的「大妄語罪」，才是不可悔者。

其實，「不說真話」與「講謊話」，是不能一概而論的。

以上四戒，稱為「性戒」。因為它們本質上就是罪過的；故就算不受戒，也會遭受人們的指謫，會遭受國法的制裁。

「飲酒敗眾德」：不飲酒，其實是「遮戒」，也就是為遮止其它可能犯罪的行為而設的。何以故？

常言：「酒能亂性」，所以為遮止亂性後，所可能的犯罪行為，故禁止飲也。

其實，依我的看法，不是「酒能亂性」，而是性本來就是亂的。因飲酒，才使它顯現出來。

所謂性本來就是亂的，乃指有些人平日心中就有很多情結。然在他意識較清楚時，便能以意志而壓抑這些情結，不讓它顯露出來。

待酒醉，意志失控了，被壓抑的情結，便張牙舞爪地顯現出來。故形成「酒能亂性」的現象。

反之，若平日未壓抑很多情結；就算酒醉了，也不會亂性的。

有人說：酒能行氣，故對健康有益。

答云：若以行氣，而對健康有益。我勸你還是多禪坐，更有保障。否則愈喝愈上癮，最後反殘害了身體的健康。

最後，飲酒本質上跟智慧法門是不相應的，所以學佛便得戒酒。

「佛子應受持」：故佛弟子們對上之戒條，應努力遵循。

事實上，這「應受持」，並無強制力。非如國法，一犯便得受罰。反而是「建議」的性質多。說清楚，講明白後，唯待你自己去抉擇也。

五戒盡形壽，眾福之所歸；加行日夜戒，隨順出離者。

「五戒盡形壽，眾福之所歸」：歸依與受戒，本是一體的兩面。然而就學習的次第而言，有人是先歸依，然後待意願更具足後，再求受戒。當也有人只歸依，而未受戒。

於是既歸依，是期盡形壽歸依；故受戒也是期盡形壽受持。

受戒雖以具受五戒為圓滿；但也能視個人的發心和處境，而作彈性的調整。

「加行日夜戒，隨順出離者」：這是指居士所受的第二種戒，乃被稱為「八關齋戒」者。

共守八條戒：一、不殺生；二、不偷盜；三、不淫；四、不妄語；五、不飲酒。六、不香華鬘嚴身和歌舞觀聽；七、不得坐臥高廣華麗的床座；八、不得非時食。

前五支，與五戒大致類同；但不邪淫戒，在此已嚴禁為「不淫戒」了。其實，「八關齋戒」本質上就是「短期出家戒」。

故除了不守「不持金銀戒」外，與「沙彌戒」大體相同。

佛為成全某些心欲出家，但因緣不具足者，而慈悲設制也。

故此戒乃以「一日一夜」為期限。就印度的習俗而言，一般都在六齋日受戒──農曆每月的初八、十四、十五、二十三、二十九、三十。

這天早上，得到寺院裏去，請阿闍黎授戒。當天持戒，不得毀犯；到了明日東方發白，明相可見，就自動捨戒了。下次要持戒，再請師長重授。

故就「短期出家戒」而言，在自己家受戒，和在佛前自誓受戒，都是不符合受戒規距的。

不殺盜邪淫，不妄語兩舌，不惡口綺語，離貪瞋邪見。諸善之根本，佛說十善業，人天善所依，三乘聖法立。
再說到第三種淨戒：十善業。

其實，就受戒儀軌中，並無受「十善業」的戒。然就依法啟行而言，反而是以「十善業」，與人天乘最相應。何以故？從最根本的三行，去修善植福也。

三行者，身．口．意也。於是從身行，而有不殺生．不偷盜．不邪淫三戒。從口行，而有不妄語．不兩舌．不惡口．不綺語四戒。從意行，而有離貪．離瞋．離邪見三戒。

身行之三戒，已如前述。口行的四戒，乃於不妄語中，再加上不兩舌．不惡口．不綺語。不兩舌是：不存破壞他人和好的動機，而搬弄是非．挑撥離間。不惡口是：不說粗惡．呵罵．冷嘲熱諷．尖酸刻薄的話。不綺語是：不說無意義．沒效率的話。

其實，在現代的社會中，也包括不書寫．不製作．不傳播．不閱覽與此有關的文字．語音和視訊。包括很多的八卦新聞和電視節目等。

意行之三戒，就人天乘而言，不貪，非名利．財富．家園等都不能擁有，而是指不能用「損人利己」的手段，來達成貪欲的目的。同理，不瞋也非完全不能有不滿．生氣．發火的情緒，而是指不能有「報復和傷害對方」的想法及行為。至於離邪見者，即如前所說，當肯定三世因果及善惡業報．凡聖差別等。

「諸善之根本，佛說十善業」：其實，就持戒而言，乃有兩種持：止持和作持。止持是消極地不為，如所謂「勿以惡小而為之」。作持是積極地有為，如所謂「勿以善小而不為」。以止持故，能無過；以作持故，能積功。

於是以既能積功，又能無過；才能超升。或者以功大於過，猶能超升。反之，雖無過，也無功；則不能超升也。

因此，「十善業」戒，不能只求「消極地不為」，還得作「積極地有為」。

所以當從消極地「不殺生」到積極地「護生．救命」。

從消極地「不偷盜」到積極地「獻身公益」─提升社會的總效益。

從消極地「不邪淫」到積極地「尊重異性．保護幼弱」。

從消極地「不惡口」到積極地「能愛語」。

從消極地「不綺語」到積極地「能法施」等。

「人天善所依，三乘聖法立」：雖很多經論都說「守五戒，保人身；行十善，得升天。」然而五戒，要持到多清淨，才能保住人身呢？余意：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。但至少得懺悔改過，積功補過。若功能補過，才能保住人身。

同理，若行十善業者，僅守於「消極地不為」，而非「積極地有為」；必猶不能升天也。必待既能積功，又能無過；才能升天。或者雖有過，但以功大大於過，猶能升天。

三乘聖法立：從人天道的基礎，再提昇到「三乘聖法」也。

欲樂不可著，散亂多眾苦；依慈住淨戒，修定最為樂。

再說第三種福行為「禪定」也。

「欲樂不可著，散亂多眾苦」：貪欲和瞋恚，其實是一體的兩面。何以故？愛不得者，即瞋也。所以欲界，從另個角度來看，也可說是憂苦界．瞋恚界。

尤其貪欲的對象，又常執境界而有。於是心便不免隨境界的變易，而顛沛流離，震盪不安。

若已纏在矛盾的心結中，既剪不斷，理還亂；又得隨境界的流轉而錐心撕肝，真是苦上加苦啊！所以有人謂：人生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。

但是雖苦不可言，人還得抱著「希望」而活。否則，就是「哀莫大於心死」！因為絕望了，就是死路一條。

其實不然，因為「樂」有兩種絕然不同的來源：一．是有所得的樂，二．是無所累的樂。有所得的樂，乃以擁有．佔有而為樂。無所累的樂，是以和諧．無礙而為樂。

「依慈住淨戒」：所以修定者，乃以「反其道而行」的方式，而得於無所累之樂也。

所以我不認為當依「慈念」─就是利樂眾生的意念而來修定。因為不管為小我，還是為眾生，都是有所求．有所得失也。

余意，當依「捨」而修定。捨，即放下：放下境界，放下自我，放下利弊得失，放下計度分別。

然而猶有兩者，是不可放下的：一．正知見；二．住淨戒。

何以故？如俗話說：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有時候，因心安定了；業障反而現形了。有時候，因意志鬆弛了；外魔反來干擾了。這時，唯有依正知見和住淨戒之力，才能讓我們繼續安住在正法的軌道中。

「修定最為樂」：故修定之樂，主要是無所累的樂。略分四種：一．身之樂受。二．心之喜悅。三．身心之統一。四．內外之統一。

身之樂受：從初禪．二禪到三禪，是世間最殊勝的樂受。以脈障漸除，故有樂受。至於脈障全除，卻唯捨受也。

心之喜悅：也是從初禪．二禪到三禪，是世間最殊勝的喜受。以矛盾心結，慢慢沈澱故，有喜受。至於心結全平，卻唯捨受也。

以身心統一故，覺知的能力更靈敏，而漸有天眼通．天耳通等。

以內外統一故，能隨心變化．示現種種境界。

調攝於三事，心一境名定。漸離於分別，苦樂次第盡。
至於說到修定的入門方法，即從「調攝於三事」著手。三事乃：

一．調身：其實調身，不只是行持「七支坐法」而已！也包括上座前的軟身運動及深呼吸等。

二．調息：如《小止觀》云，息有風．喘．氣．息四相，甚至息有胸息．腹息．胎息．龜息的差別。然而雖名為調息，其實是不刻意去調，而自然有此變化的次第。何以故？脈障漸除，息即能漸深．漸長．漸細．漸無。

問曰：那脈障如何得除？

答云：氣養足後，脈障即能漸漸疏通。

再問：那又如何能將氣養足？

答云：以三行─身跏趺坐；口不語，舌頂上腭；意內攝於方法。而能將氣漸養足也。

三．調心：將意專守在特定的方法上，而使心不昏沈．不散亂為原則。

「漸離於分別」：剛開始用方法時，對大部分人而言，必妄想雜念還非常多。既想過去，也想未來。人我．是非．愛恨．得失，猶百般迴繞，糾纏不休。這是正常的，也是修定者必先捱過的關卡。

這時建議先修「報冤行」─這是我一向好計度妄想，故得受的苦報。甘心受之。

其次，再修「忍辱行」─雖方法用不上力，不可因此而自暴自棄。如俗話說「摔倒了，需從原處再爬起。」即使一摔再摔，也必從原處再爬起。

雖俗謂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」。但對初習者，必是既多念起，又常覺遲。於是初以「雖有念起，但能覺敏」為目標。不求很快沒妄念，但求對妄念的覺察，能從遲鈍，而漸敏銳。

既覺察到妄念，即刻回到方法。如此用心修習一段時間後，即能減少「粗妄念」的現行與滯留。

在「粗妄念」減少後，當進一歩去察覺「細妄念」的現行與滯留。

甚至在「粗細妄念」盡消除後，猶有三類更微隱的妄念─我．方法．行相。

故必待三類更微隱的妄念皆泯除後，才能證得「雖用方法而不自覺」，「雖不作意用之，但仍未離開方法」。

「心一境名定」：這時或稱為「統一心」，或稱為「得定」。嚴格講，在這種狀況中，時間既無先後，空間也絕物我，心識更不會有任何分別。所以在「得定」當下，是不可能自知已「得定」了。

或問：難道是在「出定」後，才知道前已「得定」嗎？

答云：在剛「出定」時，也不可能即意識到前已「得定」了。除非對照時間的流逝，才會有「時間過得特別快」的感受。

再問：「時間過得特別快」，豈非已墮入昏沈無記中？

答云：墮入昏沈無記中者，早已離開方法了。其次，也不可能於消除三輪的妄念後，再墮入昏沈無記中。

「苦樂次第盡」：從初習禪坐，到證得「一心」，就覺受而言，大致是沿「苦樂次第盡」的原則而變化的。憂喜亦然。

一．最初：從純粹是苦，到苦多樂少。

二．其次：從苦樂相參，到苦少樂多。

三．再其次：從苦少樂多，到純粹是樂。三禪，即純粹是樂也。

四．最後，苦盡樂也盡，唯捨受相應爾！

四禪四空處，慈等四無量，佛說諸定法，次第而修習。

「四禪四空處」：從初禪．二禪．三禪．四禪到四空處，即空無邊處．識無邊處．無所有處．非想非非想處。是更深的定，總稱為「八定」。這是依定力的深淺，而作的分別。

然而「四空處」，雖定心更深了，慧力卻反變成昏劣也。

「慈等四無量」：慈悲喜捨，四無量心，是指修定方法的不同。其實，在原始佛教中最常說的，倒是類似隨息的「安般般那」法。

「佛說諸定法」：這些修定法，其實是共外道的修法；故未必非佛說的不可。

在世尊初成正覺後的說法，乃以「建立正知見」為主。

然以欲解脫者，必定慧等持才能證得；故後才兼教外道的修定法。

「次第而修習」：這次第而修習，似有兩種意思。

一者．依定力淺深的次第而修習，也就是從未到定，到初禪．二禪．三禪．四禪，以致於到「四空處」。

二者．依修定方法的不同，而次第修習。

余意：若依定力淺深的次第而修習，其實能修到四禪便夠了，而不必更修習「四空處」也。若依修定方法的不同，而次第修習者，也不必然。何以故？一門深入即可；尤其當以「證慧」為究竟，而非止於修定而已！

布施多雜染，禪定向獨善；依人向佛道，戒行為宗要。
以上已分述了三福行，現再作個總結：

「布施多雜染」：雖很多人的培福修善，都偏向於布施。但就動機而言，卻未必皆以「利他」為初衷。

如前述：有些是抱著「投資」的心理，或沽名釣譽，或求未來樂，求升天福而布施的。

有的更是為了造成他人對我的倚賴，好控制他而布施的。

於是以動機不善故，雖布施有福，卻未必能保人天；或成為「大力鬼王」去矣！

「禪定向獨善」：其次，很多修禪定者，容易形成「內向封閉」的生活方式；故多僅能獨善其身，而不能弘化天下。

「依人向佛道，戒行為宗要」：所以想「求人而得人，修天不生天」；持戒奉律是最切要的。以五戒．十善，至少能保人身，進而能弘法利生。

其實，若以布施，而求社會總效益的提升，而求社會和諧感的融洽，動機將更純正也。

其次，以修定而使身體更健康．情緒更安穩．心思更敏銳．意志更堅強．創意更湧躍；對社會也有諸多正面價值，而不能說「禪定只能獨善」而已！

尤其佛法的修定，非只是「耽於定樂」而已！必期「從定證慧」，才得究竟。而能「從定證慧」，也才有自度度人的能耐。

是以既期勉世間中研發者．創作者．領導決策者，皆來禪坐。因為好的作品．睿智的決策，都能發揮出無窮的效用。

也更期勉出世間中修學者．弘法者．住持三寶者，皆來禪坐。因為證得的智慧與拾人牙慧的學說，還是天淵之別的。

所以我主張「內攝外延」：內以禪坐，自淨其意─定慧的修證。外以布施．持戒，而能「諸惡莫作．眾善奉行」。既培福證慧，又自度度人也。

心性怯畏者，佛說應修念：繫念佛法僧，戒施天功德；如入光明聚，陰暗一時失。
「心性怯畏者」：有些人個性較憂悶，心中有諸多狐疑．畏怯：如走夜路時．獨處靜室時，到荒郊野外時，在異國他鄉時，心中總是忐忑不安，或怕鬼，或怕惡人，或怕毒蛇猛獸。尤其在臨命終時，怕死後魂魄不知將歸向何處？

「佛說應修念」：佛建議這些人，應修六念。念是憶念．繫念，以此為軸心，而不斷地去思惟它．憶念它，跟「持名」是不一樣的。

六念者：念佛．念法．念僧．念戒．念施．念天。

前三者，簡單講就是「依眾靠眾」也。找一個強而有力的團體當靠山。

而世間中最有力的團體，即三寶也。因三寶的威德．洪福，而使自己得到庇祐．保護．安頓。

後三者，簡單講就是「莊敬自強」也。靠自己已修．現修．將修的福德，而使自己得到庇祐．保護．安頓。

或問：已修．現修的，有福德，這我們可接受。至於將修的，也有福德嗎？

答云：若已下定決心，即有力量。尤其已在人前．佛前誓言者，就更有力量。

「如入光明聚，陰暗一時失」：既憶念．繫念生命中的光明面，自然心中也漸充滿了光明。故狐疑．畏怯和忐忑不安的情緒，便不自覺地就消失了。

正念彌勒尊，求生彼淨土，法門最希有，近易普及故。見佛時聞法，何憂於退墮？

前於「願生佛陀前」時，即謂：就人間而言，這願卻很渺茫：因為既釋迦牟尼佛已入涅槃，也距彌勒佛現世還早得很。所以有些人便寧可先求往生淨土─未必是西方極樂淨土。

故在此即推薦往生兜率天中彌勒內院之淨土。

或問：為何不推薦西方極樂淨土或餘方淨土呢？

答云：因為此淨土，具足三種殊勝故。一．「近」：乃在娑婆世界的欲界天中，故離我們人間還不算太遠。二．「易」：既屬欲界天中，不必修定，不必證得「一心不亂」即可去也。甚至也不求臨命終時，心不顛倒，亦能去也。三「普及」：既在欲界中，又屬人天道；則為五乘共法爾！故能三根普被，利鈍全收。

或問：那願往生此淨土，當具足什麼條件？

答云：一．信願：歸依三寶，誠敬修學。二．聞思修：修者以布施，持戒中的五戒．十善。三．稱念「南無當來下生彌勒佛」，且迴向來世得往生彌勒淨土。

「見佛時聞法，何憂於退墮」：若能往生彌勒淨土，則：一．常見佛聞法。二．周遭皆是善友相攝。三．天道中資生容易，逆緣極少。故以此修學，必有進無退，而不必擔憂何時會再退墮！

或問：前不是謂「修天不生天」嗎？云何此又鼓勵往生天中的淨土呢？

答云：前所謂「修天不生天」，是指不生享福天或長壽天，因為天福享盡就不免又退墮了。而生此天中淨土，則於彼猶勤修學，故不會退墮也。

所以結論：當至誠歸依三寶，勤修三福行，而願生兜率天中之彌勒淨土也。

